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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中国，其味浓郁；年过年来，有滋有
味；感受年味，众说纷纭；年情万变，味不离宗。

虽然年味有浓淡，感受有酸甜 ，体验有
深浅，缘由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关，与地
域环境和时代发展相关；而且都铭刻着历史
的、传统的、生活的、亲情的、文化的、岁月的
印记。

所谓年味，不仅是眼观热闹、味蕾美食，
更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记忆。 每当春节到来，
人们自觉不自觉就会与过去的春节相比较，
其本身就是对“年味”的留恋与回味。 年的春
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闹、最重要的一
个古老传统节日。 据《尔雅·释天》记载：“唐
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 ”说明“年”
的称谓从周朝就开始了，至今已有四千多年
的辉煌历史。 年，过年，这个古老的节日，在
我们的记忆里， 早已不像是传说中的怪兽，
更像是快乐幸福的使者， 开心美好的象征，
憧憬未来的愿望。 只要年一来临，中华大地
就普天同庆，城市乡村就欢歌笑语，天地日
月就交换更替， 寒冬就焕发出暖春的生机，
这就是历久弥新的年味。

百姓有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反映
了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们，无论事业成功与
否，家人都迫切希望孩子、丈夫或妻子能回

家相聚的心情，倾心表达的是家人团圆、亲情
融合的年味。 只要说到年， 我们心中就会有
“阖家欢乐，共度良宵”的温馨期盼。 从古至
今，在这个节日里，家人、亲情、爱意、欢聚构
成了年味的源泉， 孕育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亲情乡愁。 年的到来，没有一种温暖比“回
家过年”更幸福，没有一种心情比“踏上归途”
更激动，也没有一种执念比“亲人团聚”更厚
重。尤其大年三十的团年饭，不仅仅是丰盛饭
菜的香味，而深刻赋予的是“亲情，孝心，期盼
和憧憬”的特殊意义。 这种年味，就是亲人不
可分割的骨肉情感，是游子归根的挚诚向往，
是阖家幸福安康的甜蜜味道。

民间流传：“吃了腊八粥，紧跟是小年，扫
尘祭灶神，杀猪豆腐拌，挂灯贴春联，炮响过
大年”。这样的年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是延续几千年春节文化的传承， 其内涵极为
丰富浓厚。传统的过年时节，从腊月吃腊八粥
开始，就进入年味的体验；人们开始进城赶集
购买年货，到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就该扫尘
祭灶神爷， 乡村就有杀过年猪吃泡汤宴的习
俗，然后就是磨豆腐做年糕，直到辞旧岁迎新
年等。 记得儿时的童谣：“腊月边，家门前，挂
红灯，贴对联……”最明显的标识就是“火热
的节，红红的年”。 春节的大街小巷、农家院

落， 尽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红联窗花贴贴
满， 河岸桥前红世界， 个个欢喜乐人间的景
象。 这人文的传统年味，至今令人陶醉不已。

质感的年味，是生活体验的味道，是吃喝
穿戴玩乐的满足与多样性。这种生活的年味，
是随着物质条件逐步改善而悄然变化着，但
人们似乎忽略了这种变化，便有“现在年味淡
了”的说法。 若是认真跟过去相比较，才会惊
异于条件改善的变化；细细思量时，更感叹于
这变化的巨大。过去城市乡村里的春节，儿时
的人们感觉幸福、热闹和快乐，那是因为过去
不仅物质上匮乏， 而且大多家庭比较贫穷困
难；平常不仅吃穿用品都难以维持，而且根本
更无法满足；大人们积储一年的钱粮为过年，
才会有“三十晚，吃饱饭，穿新衣，压岁钱；过
春节，快乐玩，放鞭炮，看彩船，耍狮子，舞龙
圈”等，因此产生“小孩盼过年，大人过年关”
的真实状况。 这就是记忆中其乐融融的生活
年味，现在想起来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如今
已是“吃穿天天像过年，电视电脑网络欢；五
光十色靓城乡，文化春晚享盛宴……”的“信
息”时代了，室外大众热闹的形式转化成了家
庭“数字”形式了，生活的年味逐步走向了现
代化。

浓浓的年味，更是时光岁月的味道，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和体味。 我们感悟
年：就会感悟到时光如水，匆匆流逝；光阴似
箭，转身即逝；既要珍惜美好时光，更要不负
光阴。 我们体味年，就会体味到季节的轮回，
岁月的变迁；时间的见证，年龄的添加；既要
不负自己，更要不负韶华。 岁月的年味，承载
着我们的思念与祝福， 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
憧憬；既让我们懂得时光的珍贵，自然感恩生
活； 又让我们惜爱岁月的美好， 应该真诚大
度。 岁月的年味，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生中，一
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年年岁
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这过年的味道，
就是新征程，更是新希望。

年是立体的，年味是浓密的。这年味就在
腊八粥里甜着，在乡村醉人的炊烟里飘着，在
城乡忙碌的身影边绕着。 这年味在高挂的大
红灯笼里亮着，在吉祥如意的春联上写着，在
五光十色的夜景中美着。 这年味在阖家欢乐
的年饭酒意中醉着， 在皮薄馅香的饺子里包
着，在悦耳动听的拜年彩铃中传着。这年味在
喜闻乐见的民俗演艺中舞着， 在走亲访友的
人们脸上笑着，还会在“看花灯、猜谜语、吃元
宵”的节日里魂牵梦绕着……

龙归神威在，蛇迎紫气升；年味年不同，
当代当传承。

春节是新年，那是挡不住的诱惑。 在不
知不觉中，她迈着姗姗的步子，伴随着春回
大地的曼妙而来。走过了 365 天的日日夜夜，
历经春夏秋冬， 到了年终岁首的这些天，人
们随时可以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客车
站、码头再到飞机场，人们都为过年而奔波
……那匆匆涌动的乘客， 返乡的游子们，带
着大包小包 ，携妻领子 ，一路追赶 ，兴高采
烈，跨越万水千山，满怀着美好希望和憧憬，
是为全家能够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地过上一
个祥和而热闹的新年奔走……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里，春节比什么
样的节日都重要，所以民间常有“千节万节，
不如过好一个春节”之说。

在我家乡普通的百姓家门两旁，最能表
达主人心声的是， 贴着一副红艳艳的对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而且
常贴常新。 爱过年的要数那些未成年的儿
童，他们换穿上新鞋新袜新衣裳，男孩一般
要戴上新帽子，女孩头上要扎上美丽的花蝴
蝶，或者胸前要挂上一串鲜红的“中国结”，
伴随着节日的礼花和爆竹声，随着父母亲走
东家，蹿西家，拜访爷爷奶奶，吃着年夜饭，
领上红包中的“压岁钱”，一下子攒够了新一
年的学费和书本费，高兴的样子甭提啦！

过去常人听老人说：“小娃爱过年，大人
怕花钱”。 现在不同，亲朋好友盼团聚，天天
像过大年……

过年最热闹最有趣的数农村，而每年回
老家过年是最佳的选择。

你看，进入腊月，热闹的年景象就出现，
家家杀猪，购置年货，喜蒸年馍，户户扫屋，
张贴窗花，刷写春联，悬挂灯笼，供奉财神，
敬请先人，前院后院，鸡舍牛圈，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提前拉开迎接新年的序幕。

到了除夕夜，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妯娌
邻里，大家在温暖的火炉旁，说东道西，品尝
着又浓又酽的“家乡茶”，先用陈年佳酝敬长
辈，酒过三巡后，打开“话匣子”，讲述他们外
出打工所受的喜悦与艰辛，大家一听话头不
对劲，忙劝说：吃肉喝酒，好运再来。 而女人
们则在一旁吃菜拉家常，诉说她们在家带孩
子 ，种庄稼 ，说着说着 ，一年的辛酸油然而
生，大家在一旁劝说着开导着，哭声变成笑
声，除夕夜里的欢乐笑语，在大街小巷里飘
荡不散……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 ，随着金
鸡一声报晓，千家万户的门前“嘭嘭嘭”响起
了爆竹声和礼花声，过年就像演大戏一样正

式开幕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每过一年，在岁月恐慌中不免感到人生光阴
的短暂，但照样在激动之余生发出无限的感
慨。

小时家里再穷也不能穷过年 ， 有钱没
钱，都得过年解忧，这又是一个美好的祈盼
节点。 过年只有一天，到底过什么？ 我想即使
生活暂时还不算太富裕的人，到年关也得高
兴的借它讨个吉祥儿，这也是人们对于来年
美好生活中的期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年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印证着时代的变
迁。

历史的长河总是在奔流不息，让人们欣
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儿女由站起来，
到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了神州大地，希望的田野上又唱响丰收的

赞歌。 五谷丰登再说年，从城市到乡村，各有
特色，一年比一年过得好！

走进新时代， 虽然过年的年味淡了，但
过节的味儿更浓了，城里人都愿意在乡下投
亲靠友去过年，体验农家乐。 城乡一体化，致
富奔小康，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多年来，我每年都要回家乡过年 ，走亲
访友， 惊喜地发现了与年有关的好多亮点，
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饮食上，待客
吃饭，家宴席上，山珍海味上了桌，烟酒茶也
上了档次，新鲜果蔬也成了他们招待客人的
时尚佳品。 住房上，大多有新屋和小楼房，既
宽敞又明亮，装饰得十分豪华，大有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住房的说法。

在行走与通信方面 ，除自行车 、摩托车
外，现在的父老乡亲，走亲戚看朋友，不少家
庭里头有了私家车，或者手机一打，出租汽

车就开到门上，既体面又省时，皆大欢喜；衣
着打扮上，也和城里人一样，追求起时髦和
流行色。 下地干活有劳动服，上街赶集、休闲
之余也有专用服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国
强民富百姓乐，春浓日暖花香浓。 就拿我家
来说吧，每年春节，我们弟兄们总要团聚在
一起，在除夕的年夜里，一边吃年饭，一边在
交谈，一边忆苦思甜，一边展望明天，互相学
习交流，求得共同进步。 那幸福的滋味就像
口吃甘蔗———节节甜！ 我在温馨吉祥的春节
里，思前想后，激情迸发，真可谓龙腾浩气和
为笔，青蛇舞云福带头，怎么也忘不了过年
的往事啊！

这正是：
年年过年一年一个样，岁岁登高一岁一

重天！

“今儿七，明儿八，吃了腊八过
年啦！”这句流行于秦巴山区里的关
于吃、关于过年的谚语，自打我记事
时起，每到寒冬腊月间，便会在人们
口中念叨开来。

中国北方， 年是从吃腊八粥开
始的。腊月初八这天，家家户户都要
吃腊八粥。 女主人倒腾出自家箱柜
子里的绿豆、小豆、花生豆等，淘洗
干净了就着大米熬一锅稀粥， 然后
加上木耳、黄花、粉条等干菜儿，色
彩斑斓地继续熬煮到七八成熟时再
加入炒好的五花肉、豆腐、红萝卜、
白萝卜丁丁以及煮好的饺子面片，
一起再熬煮一会儿， 一锅香喷喷的
腊八粥便熬制而成。

吃腊八的故事传说有很多，版
本虽不同，内容却一致。说一富家媳
妇儿好吃懒做， 还大手大脚不知节
约粮食，结果引龙王震怒，三年未降
甘露，地里庄稼颗粒无收。一家人好
不容易挨到腊八这天， 家里已然断
炊。万般无奈，媳妇儿便将平时洒落
在墙角灶头的粮食一粒粒捡拾起
来，淘洗干净后熬煮了一锅粥，帮助
一家人渡过难关。从此，吃腊八粥的
习俗便流传下来。

实际上， 腊八最早是作为佛教
的盛大节日。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
记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
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
由此可见，我国吃腊八粥的历史，至
少已有一千年以上。 人类进入农业
社会后，就有祭祀天地、神灵、祖先
的习惯。 腊八节正是借“腊祭”之名，表达人们对来年丰
收的一种美好祝愿。

吃腊八是极庄重的事儿。 熬好的腊八粥，家里掌柜
的先盛上一碗 ，敬天敬地 ，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
登，接着拿起竹筷，轻轻地给门前的杏树、桃树、李树等
果木的枝杈疙瘩上，上一小口腊八粥，期待往后的日子
果实满园、丰衣足食。 做完这些仪式后，一家人开始享用
腊八粥。

“吃了腊八过年啦！”像流行歌曲一样，每到寒冬腊月，
这句话便在大人孩子们的口中念唱起来。孩子们念唱时总
是节奏明快，一唱一和；总是手舞足蹈，眉开眼笑。 大人们
在念唱时的声调节奏、脸上的表情随之发生着变化。

儿时，尚在大集体时代，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 每逢
寒冬腊月腊八临近，“吃了腊八过年啦！ ”这句话从大人
们口中念唱出来，便是一唱三叹，声调戚戚，听得人压抑
而紧迫。 父亲说：“眼瞅着到年关了，欠张家的二斗麦子、
李家的几十块钱还没有着落哩 ， 人家也在等米下锅
呀？！ ”“不行，槽头的肥猪就不自个杀了，一家人过个紧
口年。 肥猪交给肉食站换成钱，把欠账债先还清。 ”母亲
说：“几个娃娃的新衣服，无论如何得扯布料做哩，哪怕
一人一件也行。 娃娃们过年出门，得穿件新衣服呀！ ”年
就在大人们愁眉苦脸的声声叹息中来临，过去。

一晃到了改革开放，农村土地到户，老百姓的温饱
问题普遍解决，日子逐渐红火了。 家里的年猪杀了，一
方方猪肉排列整齐地挂在厨房的房梁上。 母亲腰间围
着围裙，一会儿在厨房里泡黄豆长豆芽，一会儿又在房
檐下磨豆浆做豆腐， 弄得锅碗瓢盆叮当响； 父亲将猪
腿、猪头上的茸毛拔得干干净净，毕了还要用柴火在上
面燎烤；孩子们在场院里丢沙包、跳皮筋、翻跟头，玩得
不亦乐乎。 “吃了腊八过年啦！ ”如流行歌曲在大人和孩
子口中同时吟唱出来，节奏是如此一致，曲调是这般统
一。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千禧年。 “吃了腊八过年啦！ ”年
关将至，流行歌曲从人们口中念唱出来，好像一下子开
朗了许多，喜兴了许多，变得欢快轻松起来。 “我们唱着
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
革开放富起来……”“咱老百姓，今儿呀真呀真高兴！ ”超
市里，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场里，货物堆积如山，
家电衣服被褥等开始打折。 人们摸着鼓鼓囊囊的口袋，
进超市逛商场。 米面油，肉蛋奶，想买多少买多少；羽绒
服保暖裤，想买几身买几身。 物质已然极大丰富，人们再
不会为吃穿惆怅煎熬。

现在，满足于物质极大丰富的人们，又开始注重精
神享受了———去电影院，看一场贺岁片；进大剧院，听两
场音乐会；旅游、度假，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
今已经轻松简单到可以在手机上搞定。

安康富强新机场建成通航，一架架飞机在家门口起
飞降落，极大地方便了安康人民出行。 过去闭塞的秦巴
山区，已然实现与世界无缝对接。 昨天，在上海一所中学
教书的女儿打来电话说：“爸爸，您身体不好，冬天怕冷。
今年一放寒假， 您就和妈妈从家门口坐飞机直飞三亚，
我从上海坐飞机过去。 我们一家人团聚在海南，过一个
暖融融的幸福年怎么样？ ”我说：“好！ ”

周末应友人之约来到汉滨区洪山镇，镇
子不大，许是天气有些冷，街道上看不到几个
人。正行走间，街口转拐处几声“嘭嘭”爆米机
声响， 夹带着柴火味儿的爆米花香应声飘荡
过来， 儿时腊月间爆米声响忙过年的热闹景
象顿时浮现在眼前。

记得在农村老家， 进入农历腊月， 猪肥
了，庄稼收了，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东入吴
门十万家， 家家爆谷卜年华。 就锅排下黄金
粟，转手翻成白玉花。”小的时候，浓浓的年味
就是从一颗颗爆米花开始的， 妈妈趁着天气
好，精挑细选颗粒饱满、颜色金黄的玉米粒儿
晒干，用柴灰在铁锅里焙炒，只听得“通通”声
声，玉米花开，灰尘四溅，落满妈妈的头发和
衣襟。

我们围在灶台前， 等妈妈用筛子除去柴
灰，抓一大把直往嘴里塞，滚烫而脆嘣嘣的爆
米花香黏满唇腔。后来，邻村的饶师傅买了台
两头细中间鼓导弹头样的爆米花机， 省事又
干净，每到冬腊月，饶师傅头戴草帽，搭个小

板凳，架上爆米机，在街上摆起小摊子，方圆
几十里的群众都跑到这里来。 我们老早就背
几升玉米排队等候， 只见饶师傅向罐子里倒
进玉米，撂点糖精，添着柴火，转动摇把，约莫
五六分钟过后， 提起黑黝黝的爆花机对准口
袋，撬开锅口，“嘭嗵”一声巨响，俨然炸弹投
掷成功，一股热乎乎的青烟弥散开来，顿时香
气四溢， 金灿灿的玉米瞬间变成一朵朵拇指
大小的白花。 我们扎紧口袋，揣满衣兜，一边
大口吃着，一边和伙伴们玩游戏，直到太阳落
山，才依依不舍地提着口袋回家，妈妈掺和些
自己熬的红苕糖， 脆香的米花就有了甜润的
味道，叫人怎么也吃不够。 一冬三个月，只听
得爆米机在那里不停爆响， 慰藉着我们干渴
的味蕾，唤醒山村冷冷的冬阳，过年的味道就
香甜可感、越来越浓。

冬日里，家家户户的炉火、灶火也是“噼
里啪啦”响个不停。房屋左边靠水井旁新搭的
灶台支上了酒甑，爸爸装满发酵好的玉米、拐
枣、柿子，架上铁锅倒满水，一把柴火点着，火

苗灼灼，不时“嘣哧”几声，火星乱溅，忙的下
加一把柴、上添一瓢水，等那酒香缕缕飘溢，
清冽的酒水顺着酒枧汩汩流出，便接上半碗，
凑近鼻子深嗅几下，再用嘴巴轻咂几口，仰起
脖子一饮而尽，然后装满大坛子小瓶子，密封
严实，可等不到开年，酒已喝去大半。

过年嘛，无酒不成席，酒酣人不醉。 灶屋
是妈妈和姐姐的天地，柴火码得满满当当，灶
膛里一团红火，火焰“噗噗”作响，烧一锅开水
杀年猪，做两桌新鲜庖烫席，款待亲戚和左邻
右舍，高高兴兴吃东家，和和气气谝家常，相
约明日到他家。 蒸肘子、蒸馍馍，热气腾腾漫
蒸笼，炒瓜子、炒芝麻，声声脆响满屋香，炖猪
蹄、炖莲藕，汤鲜菜嫩惹人馋。 地炉子里干柴
疙瘩燃的正旺，烧的亮堂堂的，熏的腊肉、豆
腐干油润润的、亮晶晶的。从早到晚红彤彤的
炉灶烟火闪烁，照亮着人们喜乐的笑靥，滋润
着农家幸福的日子， 燃烧的过年味道有滋有
味、有声有色。

放鞭炮是孩子们最高兴和盼望的， 每逢

过年， 每家每户都要买些火炮祭天地、 敬祖
宗、庆团圆、迎新年，从小年开始，就有炮仗声
零星响起， 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 吃罢年夜
饭，换上新衣服，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等待
黎明到来， 我们早早把火炮拆开铺在院坝砍
边上、挑在竹竿上，准备好炭火，只待时针指
向十二点，迅疾点燃火炮，霎那间，火光划过
一道美丽的弧线直上夜空， 爆破声像狂风骤
雨般由近及远、此伏彼起，响彻云霄、震耳欲
聋，如同一曲曲天地共鸣的交响乐气势磅礴、
震撼人心，我们总是没有尽兴，又在菜园子的
空地里烧起竹梢和竹棍，“吱吱啦啦、 噼噼啪
啪”，欢声笑语交织成一幅喜庆祥和的新年画
卷。声声爆竹奏响新春序曲，带给人们光明和
希望，燃爆的过年味道喜气洋洋、热热闹闹。

辞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飘落在心底的
爆米花香、灶火飘香、爆竹声响，如今都随时
光流逝渐行渐远， 而来自那片土地深情而悠
远的呼唤，源自家园温馨而浓烈的年味，经年
不变，温暖人生。

春节渐近年味浓
陈绪伟

每逢春节忆变化
韩星海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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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米声响新岁至
赖家斌

蛇年迎春（剪纸） 曹晓琳 作

花开富贵家（中国画） 孙先琨 作


